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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华夏文明的长河奔涌至当代，山水诗这颗
曾在传统诗词星空里璀璨的星辰，也随时代的劲
风，绽放出了新的光泽。我称之为“新山水
诗”，这“新”字里，藏着的是与时代同频的

呼吸，是对山水与人类关系的深层叩问。
　　若说传统山水诗是诗人与自然的私
语，新山水诗则更像一曲关乎生态文
明的合唱。这主旨的转向，则是时
代的必然。当工业的齿轮转得愈
发急促，当生活的画卷铺展得
愈发斑斓，我们脚下的土
地、眼前的流水、仰望的天
空、呼吸的气体，也悄然承
载了更多的重量。可持续发
展的命题愈发清晰，于是，
人们对生态的珍视、对环境
的守护，便成了心底最真挚
的共鸣。新山水诗便在这样
的共鸣中生长，它不再仅仅
是对山水之美的单纯咏叹，
更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期盼，对生态治理
点滴成果的礼赞。

它是生态文明的
诗意回声，

又以文字的力量，反哺着这片我们深爱的立足之
地，成为推动生态进步的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这“新”，更渗透在诗的血肉里，化作景、
情、理的三重色彩。
　　笔下的景，早已超越了原始山水的朴素勾
勒。你能读到经人呵护后更焕生机的峰林，看到
被智慧改造后造福一方的水利；能瞥见山水间融
入的人文印记——— 古桥新韵、民宿炊烟……也能
感受到科技与自然交织的奇妙——— 或许是虚拟景
观里的山水意境、或许是监测设备旁的草木安
然……这景，是动态的，是生长的，是人与自然
不断地共同书写的画卷。
　　涌动的情，也从个人的小情怀走向了更广阔
的天地。固然有诗人面对山水时的个体感悟，但
更多的，是对环保共同体的深情呼唤。字里行
间，有对修复举措的欣慰，有对生态建设者的敬
意。那情感，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幽思，而是能引
起广泛共鸣的集体心声，如交响乐般浑厚，如清
泉般澄澈，激励着每一个人向美而行。
　　蕴含的理，更是多了几分辩证的哲思。在新
山水诗里，你能读到对“敬畏自然”与“合理利
用”的平衡思考，能体会到“短期效益”与“长
远发展”的博弈智慧，能感悟到“山水之美”与
“人文之韵”的共生之道。这些思考，不再是空
泛的道理，而是融入具体意象中的闪光，让诗意

在思想的土壤里扎根更深，也让读者在品味诗
美的同时，多了几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沉吟。
　　至于形式，新山水诗也如流水般灵动不
拘。它追求语言的简洁，也包容韵律的多
样；它保有诗歌的雅致，亦不失表达的
通俗，愿与更多的人相遇相知；它鼓励
思想的自由驰骋，却也自有内在的节
奏与秩序。传统的修辞技巧与现代
的表达手法在这里交融，共同编织
出既具当代气息，又坚守住诗性
本质的篇章。格律诗的严谨、自
由诗的洒脱、民歌的质朴，都能
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终
熔铸为独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体
的新气质、新样貌。
　　如此说来，新山水诗，
便是这样一种存在：以山水
为根，以生态文明为魂，以
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为载体，
唱出属于新时代的山水恋
歌。它流淌在传统与现代的
交汇处，映照着我们对美好
生态的向往和奋进，咏赏着人
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灿烂成果
和永恒的追求。

　　20世纪80年代，我家
附近有家电影院，黄泥夯
墙，黛瓦覆顶，原是生产队
的仓库。墙面悬着一块素白的

幕布，地上摆着几排用粗木条钉
成的长凳。每周的一两场电影，对

于年少的我来说，是雷打不动的神圣
奔赴。

　　在那些没有电视、连环画也稀缺的乡村长
夜里，电影是我童年里的一束温暖光影。我看不
出影片的深意，但那些鲜活的画面、陌生的故
事，已足够让我痴迷。看《喜盈门》时，“交杯
酒”变“抢杯酒”的情节，让我在散场后的几天
里，仍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而《闪闪的红星》，
土楼被胡汉三点燃，烈火中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
牲。这一幕深深震撼着我。影片结尾，潘冬子着
红军装，走在凯旋的红军队伍最前面，道路两旁
漫山遍野盛开着映山红，映红了红军的脸，也映
红了昏暗的影院。
　　年岁渐长，看的电影多了，才渐渐读懂那流
动的光影里藏着的温度。《城南旧事》里，英子
清澈眼眸中看尽的离合，伴着“长亭外，古道
边”的歌声，将成长的哀愁无声浸入心底；《红
衣少女》中，安然对一件红衬衫的坚持，那份青

春的困惑与倔强，让我照见了自己；《人生》里
高加林的挣扎与命运，引发的思考远不止于爱
情……它们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滋养着我懵
懂的心田。
　　有一部电影，在我记忆里萦绕了许多年：
“满山那个红叶啊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的
歌声与三峡红叶景观融成一片。杨明与杨英兄妹
并无血缘。杨英幼年遇难，被杨父救下抚养，三
人相依为命。杨父病逝后，为了供妹妹继续读
书，杨明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抛入长江，接替父亲
成为一名航道信号员，后来在抢移航标灯时殉职
江中，让已爱上哥哥的杨英陷入悲苦。这部电影
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可我不记得那电影
的名字。多年后，凭着那句歌词，我在网络里找
到电影——— 《等到满山红叶时》。当熟悉的画面
与歌声响起，我仿佛瞬间穿越，回到了那个黄泥
墙的电影院，变回那个坐在粗木凳上、屏息仰头
的小女孩。
　　此时的我看到了情感如何寄托于朴素的意
象：一片红叶，一个约定，一次信号的明灭；也
看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奉献、山河壮美浑然一体
地交织在一起。那份含蓄而厚重的表达，超越了
个体的悲欢离合。这何尝不是最深刻的文学
启蒙？

　　近日，我重温了老电影《泪洒姑苏》。儿时
只觉人物命运悲惨，如今再看，却会为男主人公
的性格骤变沉吟良久。果然应了那句“初听不识
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如今的影视作品虽
层出不穷，题材却同质化严重，一些微短剧和网
络电影的套路泛滥，既缺乏创新与深度，也少了
几分烟火气，更难听到那般为剧情量身打磨的主
题歌或插曲。今日影视作品稀缺的，正是那种将
个人命运与山河意象浑然交织的匠心。我常暗自
喟叹：难道动人的光影，真的只属于过去吗？
　　近年来，我从事文学创作。我将自己对文字
的敏感，对人性的探求，归功于那段痴迷光影的
岁月。电影首先教会我“凝视”：凝视一张嘴巴
里藏着的欲说还休，一个背影后裹着的千般秘
密，一个姿态中蕴着的万钧暗力……这训练了我
捕捉细节、体察幽微的能力，而这，正是文学创
作得以立足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我对
“故事”的审美内核——— 相信真诚与朴素的力
量，尊重命运的复杂与重量。
　　那些从昏暗影院里悄然滋长出的审美与信
念，远比今日许多华丽却速朽的叙事，更能滋养
出一方有血有肉、温热鲜活的文学天地。那满山
的红叶，从未凋谢，它已化作我心中永恒的彩
霞，照亮了从光影到文字的路。

　　“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只因那年涨大水，山歌塞断九
条河。”这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与众秀才对歌时的一首经典山歌，
被广为传唱。在我的家乡，乡亲们以山歌为媒，将秀美山水与浓郁人文远
播四方，用“歌声飞过九条河”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我的家乡翠屏，隶属阳朔县葡萄镇周寨村委，深藏于葡萄峰林腹地。
这里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翠屏连同周寨、景隆、大
林里、龙头山、观音山、九竹山七个村落，七星拱月、相依相连，聚居着
两千五百多名诸葛后人。千古名篇《诫子书》承载的优良家风在此代代赓
续，与本土民俗相融共生，沉淀出独树一帜的乡土风情。
　　自记事起，山歌便浸透乡亲们的烟火日常。朝暮晨昏、婚丧嫁娶、节
庆盛会，就连邻里间调解琐事、和睦相处，悠扬山歌时时飘荡山间。山歌
不只是乡土娱乐，更是当地人抒发情感、凝聚乡情、传承文脉的精神
纽带。
　　2012年，是翠屏文旅发展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镇党委、政府
统筹引导下，村民整合本土民俗资源，创办诸葛亮文化旅游节，邀约北
京、山东、陕西、浙江、四川等地的五百余名诸葛文化专家学者齐聚古
村，系列民俗盛会精彩纷呈。村中摆起盛大长桌宴，五百宾客同席欢聚，
烟火融融。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敬酒歌悠然唱响：“呗—浓—耶……翠
屏敬酒要唱歌—咧……”婉转曲调、质朴歌词，瞬间打动八方来客。众人
放下碗筷，听歌赏景、饮酒品食、以歌相和，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壮乡风情
与古村韵味。
　　自此，藏于峰林深处的翠屏古村，借着山歌韵味与诸葛文脉，一步步
走入大众视野。
　　名气渐长，初心不改。2016年，村民众筹聚力发展乡村旅游，融合
诸葛历史文脉与阳朔峰林风光，打造集古村寻访、贤相怀古、民俗体验、
山水览胜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目的地，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临山顶观景
台，葡萄峰林全景尽收眼底：层叠峰丛错落起伏，溪流蜿蜒阡陌，田畴村
落点缀其间，铺展成一幅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游人驻足取景，定格山水
灵秀，留存峰林诗意。
　　为更好展示翠屏风光、传递乡土魅力，当地每逢“三月三”，常态化
举办“山歌唱响醉美峰林”主题活动。“世人都爱看三国，因为精彩在诸
葛；一代名相诸葛亮，有支后裔在阳朔。”“文旅佳节阳朔开，诸葛村
寨迎客来；摆起长桌美食宴，唱歌敬客把酒筛。”“翠屏是个好地
方，好山好水好风光；生态资源保护好，文旅兴业谱华章。”……
节日里，村村寨寨歌声回荡，男女老少盛装齐聚，以山歌礼赞山
水、歌唱生活、喜迎宾客。清亮山歌越山岭、跨溪河，载着乡土
热忱与美好期许，向远方缓缓流淌。
　　如今的翠屏，山歌为伴，古今相融，步履从容向阳发展。
古老家风文脉代代传承，乡土文旅紧跟时代步伐，山水之
美、人文之厚、民风之纯，打动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
　　相信这飞越山河的悠扬山歌，会一直传唱不息，诉说
古村变迁，续写翠屏故事，见证乡村振兴的美好明天。

峰林藏古村
山歌韵悠长

□诸葛保满

流淌在山水间的新诗意
□雷熹平

从乡村银幕到笔底山河
□邓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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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慕蓉有一首诗是写青春的。“含着泪，我
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
书。”年轻时觉得文字很美。人到中年才翻出压
在箱底的旧课本、同学录，真正读懂了那句话。
　　上个星期回老家的时候，母亲从柜子里找到
了我初中时的一箱旧物。几本教科书、一摞作业
本、一本同学录。语文课本的扉页上有圆珠笔画
的一个穿古装的小人，旁边写着“天下第

一”。那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画的。看到
那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好像又看到了当
年的自己，瘦小黝黑，却觉得自己可
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嘴角不由自
主地上扬，笑着笑着眼眶就湿
润了。
　　同学录的留言栏里，同学
们写的字迹很稚嫩，有写“勿

忘我”的，有写“友谊地久天长”的，还有写
“将来你发了财别忘了哥们”的。每一笔都认真
书写。最后一页是自己写的，“青春无悔”四个
字下面画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真的没有后悔
吗？那时候才十五岁，知道悔是什么吗？
　　南宋刘过的《唐多令·芦叶满汀洲》（亦名
《南楼令》）有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
似，少年游。”桂花依旧香，酒依然醇厚，但是
曾经一起游玩的心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此刻我
蹲在旧物箱前，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张，也有着同
样的感受。书还是原来的书，字也是一样的字，
但写这些字的人已经站在了时光的那一头，再也
够不着了。
　　从旧物堆中翻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扉页
上盖着学校图书馆的印章。翻开李商隐的《锦
瑟》，旁边的红笔画了一道线：“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红笔的痕迹已经淡了，
但是那个认真画线的下午却从记忆里浮了出

来——— 阳光斜照进教室，落在书页上，教室
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那

时的惘然是真的惘然；现在的追
忆也是真的追忆。

　　父亲从门口探进头
来，看到我蹲在地
上，说：“这些没有

用的东西就扔了吧。”我没有回答，只是把箱子
重新合上后抱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父亲不理解，
在别人眼里那是破烂，在我眼里那是整段青春。
　　青春为什么仓促呢？因为它在的时候我们不
知道它的存在。以为时间是无限的，认为分别离
得很远，以为身边的人会一直陪伴着我们。等某
天回头一看，书页已翻到末尾，故事也讲完了，
而我们还握着书，舍不得合上。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中
写道：“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依
旧，只是两鬓斑白了。离别之后各自漂泊，如浮
云，如流水，转眼就过了十年。相聚之时欢笑情
如旧，唯鬓发已萧疏斑白。青春这本书，并非我
们读得快，而是书本身就薄。薄到我们还来不及
细细品味，便已翻至封底。
　　但我渐渐觉得，仓促并不等于遗憾。正因为
仓促，所以闪光的瞬间才更显珍贵。运动会上的
接力棒、高考前夜的一颗星星、毕业时落在肩上
的梧桐叶——— 这些短暂的瞬间反而被记住了。一
本太仓促的书，也正因它仓促，才会让人一遍又
一遍地读下去。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
青春已经过去了，留下的是书。书还在，我们就
没有真正失散。书页会泛黄，但字迹里的青春永
远鲜活。

青春是本仓促的书
□付子春


